
荒诞的叙事，无言的讽刺

———论《白噪音》的后现代戏仿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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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德里罗的《白噪音》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派的经典小说。然而，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特色却

鲜有论及。《白噪音》中的后现代戏仿艺术是该著作的一大亮点。通过对消费社会、灾难片和侦探小说的戏仿，德里罗以戏谑

的语言嘲讽各种社会现实，暗示了当今美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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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里罗( Don DeLillo，1934 ～ ) 是当今美国颇具影响

力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其作品大多以当代美国社会生活为

题材，如消费主义、恐怖主义、生态灾难等，被认为是“美国后

现代社会文化的叙述者、阐释者、批评者”。［1］
发表于 1984 年

的《白噪音》( White Noise) 不仅是他的声名鹊起之作，也是美

国后现代文学最具经典性的代表之作。在这部作品中，德里

罗巧妙地运用了多种后现代主义艺术技巧，其中最突出、最具

艺术性的就是后现代主义戏仿。
一、后现代主义戏仿艺术源流

戏仿也叫滑稽模仿，其英文词“parody”源于古希腊，由

par －( “beside”或“subsidiary”) 和 － ody( “song”) 构成，意为

“歌的对歌或副歌”。作为一种写作手法，戏仿最早可以追溯

到公元前五世纪塔索斯人赫格蒙( Hegemon) 对庄严史诗的模

仿。在戏仿之作中，读者既可以体会到“戏”( 滑稽可笑) 的感

觉，也可以看出“仿”( 互文性) 的痕迹。然而，自文艺复兴至

19 世纪，这种写作手法因其“戏”的一面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难

登大雅之堂的草根叙事方式。20 世纪初，英美文坛刮起了一

阵形式变革与创新的飓风，很多作家如 T·S·艾略特、乔伊

斯、福克纳等都通过借用神话典故、圣经原型或以往的经典作

品，用戏仿的手法来达到艺术形式革命的目的。由于这些知

名的现代主义作家尤为注重戏仿的互文性而弱化了其滑稽搞

笑的一面，批评家对这种创作手法的态度也大为改观，认为它

是“最具意图性和分析性的文学手法之一”。［2］20 世纪 60 年

代以来，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西方社会发生了剧

烈的动荡，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开始转变。这时候，戏仿因其本

身所具有的批判、消解、颠覆和反思性等特点为后现代主义小

说家所青睐，逐步成为他们常用的写作技巧之一。加拿大后

现代主义理论家琳达·哈琴认为，戏仿是后现代的精髓。由

于后现代理论家强调世界的文本化，戏仿的对象也逐步扩大。
许多后现代派作家不仅对某一种文学类型、某部作品或作品

中的某个人物或场景进行模仿，他们还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

物，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现象等进行戏谑性的模仿，使其夸张

变形、荒唐可笑，从而达到对被戏仿对象的嘲弄、讽刺、颠覆以

及对传统价值和当今社会的某些现象的批判、否定的目的。
现代主义作品中的戏仿更多的是用作形式试验，更多地强调

其互文性的一面，往往带有某种崇高感和严肃性。与之相反，
虽然后现代主义作品中的戏仿也有互文性的一面，但它更强

调其美学形态上的滑稽性和喜剧性，而且其批判性和反思性

的功能也更明显。
二、《白噪音》对消费社会的戏仿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西方社会进入了以消费为主导的

社会。在消费社会里，人们被琳琅满目的商品包围，大规模的

消费行为成了人们活动的中心，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鲍德里

亚直截了当地指出: “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

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3］
由于受大众传媒的影响，人们

更多地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而不是其使用价值，购物的动机

也并非出于理性的选择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 而是作为符

号的商品能使他们构建自我的身份，满足情感的需要。
《白噪音》所描绘的美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以消费文化

为主导的社会。在小说中，杰克一家每天都受到媒体广告的

狂轰滥炸，超级市场成了他们的必去之地，他们往往为买而

买，在购物中体验人生的乐趣。不过，德里罗在小说中不仅向

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一幅消费社会的全景图，更有意思的是，他

还把小说中主人公杰克所在的“山上学院”描绘成一个微型

的消费社会，把我们通常认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商品化，通过对

消费社会的戏仿，揭示了美国现代社会校园和学术生活的荒

诞不经。
在小说的第一页，作者就用上百个名词罗列了开学第一

天学生们所带的各类商品:“立体音响、收音机、个人电脑; 小

冰箱和小拼桌; 唱片盒和音带盒; 吹风机和烫发夹; 网球拍、足
球、冰球和 曲 棍 球 杆、弓 和 箭; 管 制 物 品、避 孕 药 丸 和 器 具

……”［4］“大学生活并非由图书馆或教室的场景来呈现，而是

由父母驾驶的堆满商品的旅行车长队的到来所展现。”［5］
大

学成了超级市场，教授们除了早餐食品盒子上的说明文之外

什么也不读，他们之间的谈话也是围绕着一些低俗的话题而

展开，如:“你用手指头刷过牙吗?”“你是否曾经在没有坐圈

的便桶里拉过屎?”“詹姆斯·迪安去世时，你在哪儿?”［6］

更有甚者，人们一向认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在“山上学院”
也成了师生们消遣和娱乐的对象。在小说中，作者详细地描

述了希特勒研究是怎样被创造、培育、发展，最后像商品一样

被成功地兜售给学生的整个过程。希特勒研究是杰克的独

创，“像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格拉德尼( 杰克) 想到了希特勒

研究，那是在某一特定时刻的小花招，当时还没有人看到这一

研究的潜力”。［7］
然后，在校长的建议和鼓励下，杰克决定改

名、增加体重、戴厚重的黑框眼镜、穿黑色的长袍，把自己成功

地包装为一个希特勒研究者。杰克很好地把握住了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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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 的心理需要，抓住了希特勒研究的卖点，在课堂上

“重点分析游行、集会和制服癖”。［8］
与此同时，他还适时地邀

请国内外学者参加希特勒研讨会，在巩固国内市场的同时不

忘开辟国外市场。来自十七个州和九个国家的希特勒研究学

者共同聚集在“山上学院”，“交流有关希特勒的闲言碎语，散

布通常有关‘元首府地堡’里最后日子的耸人听闻的谣传”，
他们“说有关希特勒的笑话，玩皮纳克尔牌戏”。［9］

在德里罗

的笔下，有关希特勒的学术会议被描绘成了学者们的狂欢盛

宴。由此可以看出，杰克根据消费社会的市场原则把历来视

为邪恶化身的杀人狂希特勒成功地转换成了供学生和学者们

消费的商品。希特勒被符号化，他所承载的历史意义被颠覆，
对他的文化表达也脱离了实际的“所指”。作为消费者的学

生和学者只看重希特勒的符号价值，至于他所代表的历史意

义，他们则不想也不愿去关心。通过戏仿，德里罗暗示，在当

今消费就是一切的社会里，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研究也越来越

急切地展示媚俗的激情，文化被异乎寻常地外在化和游戏化。
三、《白噪音》对灾难片的戏仿

除了对消费社会的戏仿，德里罗在《白噪音》中还对当时

流行的灾难片进行了戏仿。灾难片的范围很广，按照西南大

学余纪教授的观点:“严格意义的灾难片，应该是指在银幕上

正面表现自然力造成的灾难，以及片中人物直接与这种灾难

相对抗的影片。”［10］
在电影史上，灾难这一主题早在无声电影

时代就已得到反映，但灾难片作为一种影片类型出现并成为

好莱坞的主要电影形式却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数字

虚拟影像生成技术的逐步发展，灾难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达到了全盛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较有代表性的影片，如《海神

号遇难记》( The Poseidon Adventure，1972) 、《大地震》( Earth-
quake，1974) 、《火烧摩天楼》( The Towering Inferno，1974) 、《大

白鲨》( Jaws，1975) 等。据估计，从 1970 到 1980 年间，大概出

现了五十多部灾难片。
德里罗是个狂热的电影爱好者，他在采访中曾多次提到，

电影对其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白噪音》写于美国灾难

片大 流 行 的 时 期。小 说 的 第 二 部 分———“空 中 毒 雾 事

件”———向读者展现了宏大的场面，令人有一种类似好莱坞

巨型灾难片所特有的让人惊心动魄的感觉。首先进入读者视

线的是一团浓浓的黑雾悬挂高空。然后，从杰克的视角，读者

看到的是灾难片中那种紧急而又混乱的场面: 警车、消防车、
救护车的警笛声，手提扩音器里的呼叫声，直升机的盘旋声，
车流中的喇叭声，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 公路被关闭，交通被

堵塞; 人群跌跌撞撞地在大雪中撤离，经受着巨大的生死考

验。像灾难片一样，“空中毒雾事件”这一部分使读者感受到

了巨大的压力。
不过，德里罗在模仿灾难片中那种让人紧张而又震撼的

大场面的同时也极尽调侃之能事，对灾难片中所宣扬的某些

价值观进行了讽刺。在灾难片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代表

社会组织或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如何与灾难正面交战，于危

难中保护老百姓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场景。有意思的是，在

小说的毒雾事件中，虽然当局们没有逃跑，正在做着他们的工

作，但他们是无能和不值得信赖的。受毒气影响后会出现的

症状在收音机的报道中被反复改变，给人一种不确定感，由此

导致了撤离人群的紧张和混乱。政府掩盖事实的流言在逃亡

者中流传。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机构 SIMUVAC 的一

名技术人员告诉杰克，这次真正的灾难将用于规划和筹备灾

害模拟，简直是拿百姓的生命当试验品。另外，在灾难片中，
我们也常看到一些来自群众的少数英雄人物在带领人们脱离

灾难、挽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彰显

着人性的魅力。但在《白噪音》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传统好

莱坞灾难片中那种面临灾难勇敢地挺身而出、与恐惧正面交

战的英雄形象，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在人群

中演讲，打着响指，开着玩笑告诉人们他在学校里学到的有关

毒气的事情，或者就是像莫里那样想通过付钱让某人模拟窒

息，以便自己能够体验到救人的感觉的滑稽角色和闹剧式场

景。最后，灾难片往往以人们战胜灾难，观众的紧张心情得到

释放为结局。但在《白噪音》中，政府用来对付毒气的方法有

点滑稽，也让人担忧，人们的恐惧感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

强烈。
灾难片往往关注的是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这类影片

“表达了强烈的现代生态观念和深沉的生态忧患意识，并且

还凭借其广大的受众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观众实现着

对现实生态环境的优化和改良”。［11］
德里罗以灾难片的形式、

以戏谑的口吻描写了一场令人恐惧的高科技灾难事件，在渲

染灾难恐怖的同时也凸显了灾难中相关机构和个人滑稽的一

面。他一方面用夸张荒谬的情节，游戏的态度模仿灾难片的

叙事方法，达到对灾难片刻意追求传统的价值观和信仰的讽

刺与颠覆; 另一方面是借灾难片的形式发出人类对科学技术

所带来的灾难无能为力的浩叹，向世人警示高科技带来的恶

果和现代工业社会存在的生态危机。
四、《白噪音》对侦探小说的戏仿

除了对消费社会和灾难片的戏仿，德里罗在《白噪音》中

对侦探小说的戏仿也是显而易见的。侦探小说是以案件的发

生( 往往是谋杀) 和侦探对案件的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

对象的小说类型，是通俗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体裁之一。虽然

西方侦探小说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以及

《圣经》，但它真正得到发展却是在十九世纪中期。美国作家

埃德加·爱伦·坡被公认为是“西方侦探小说之父”。自从

其《莫格街谋杀案》( 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 于 1841
年 4 月问世以来，侦探小说在英美等国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般说来，传统的侦探小说都采用“犯罪—探罪—罚罪”的基

本程式，以悬念和推理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往往以正义战

胜邪恶作为结局。
虽然《白噪音》的叙事比较零散，不再注重情节和故事的

连贯性，读者还是可以从作者片断式的叙述中拼凑出一个围

绕“戴乐儿”所展开的类似侦探小说的故事情节。杰克的妻

子芭比特一直瞒着家人吃一种被称为“戴乐儿”的药。药瓶

首先被她的女儿丹尼斯发现。不过，悬念随即而来，因为芭比

特的家人没人知道“戴乐儿”到底是一种什么药、她为什么要

吃这种药。丹尼斯和杰克像侦探一样到处打听，他们向药剂

师咨询，打电话给芭比特的医生，杰克甚至还送了药片让“山

上学院”的一位同事分析。就在杰克以为再也弄不清谜团

时，芭比特向他坦白了，告诉他“戴乐儿”是一种可以消除死

亡恐惧的高科技产品。不过，芭比特还告诉杰克，为了得到这

种药，她不惜跟一个男人发生了性关系。究竟这个男人是谁?
芭比特只用了一个代名: “格雷先生”。随后，杰克又像个老

练的侦探一样开始寻找“格雷先生”的下落。一番周折之后，
他终于打听到了“格雷先生”的真实姓名叫明克并得知了他

的住址。接着，杰克拿着岳父给他的那把自动手枪驱车至明

克的旅馆，向其寻仇。从文本的种种线索和杰克几次三番的

寻仇计划，读者觉得明克肯定会命丧在杰克的枪下。然而，出

乎意料的是，在枪杀明克的关键时刻，杰克退缩了。从他们惊

险的近乎游戏式的对峙中，读者感觉到自己被愚弄了。杰克

不仅没有复仇，还把明克送到了附近的教会医院，结局近乎荒

谬。
德里罗通过模仿传统侦探小说的一些典型元素，挑起读

者的好奇心，然而却以与侦探小说发展模式完全不同的叙事

方式使读者失望或震惊。显然，这是对读者期待模式的背离，
是对传统侦探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与讽刺，在嘲弄侦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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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强调逻辑推理的同时也暗示了当今社会理性之缺乏，任

何事情都有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
五、结束语

琳达·哈琴认为:“戏仿是带有批判性的重复，它凸显差

异性而非相似性。”［12］
作为一位责任感非常强的后现代主义

文学大师，德里罗在《白噪音》中的戏仿并非嬉笑玩闹或对叙

事技巧、文学手法的卖弄，而是对当代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反

思与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有着强烈的批判性和讽刺性功

能。通过对消费社会的戏仿，他讽刺了消费社会里学术生活

和文化的媚俗化及游戏化; 通过对灾难片的戏仿，他警告人们

无限制的科技发展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激起了大众的生态

意识; 通过对侦探小说的戏仿，他颠覆了传统侦探小说的叙事

模式，暗示了后现代社会秩序、理性、逻辑的缺乏。总之，通过

对后现代戏仿手法的娴熟运用，德里罗以荒诞不经的叙事方

式，以戏谑的语言无情地嘲讽了各种社会现实，既给读者以娱

乐，也不露痕迹地表达出了他对当今美国社会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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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43 页) 能书写自传，“因为在莱辛眼里自传不是体己

的事，“你 的 困 境、痛 苦、欢 乐 与 情 感———甚 至 你 出 奇 的 想

法———也不是你独享的”，［10］
是包含他人因而受他人囿限的。

采取流亡身份使莱辛获得了相对的独立与自由。因为确知的

唯一身份如“你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时，它( 独立) 就很难再

出现。如果你是一个妇女，这将更加艰难，因为你承受的压力

太大，特别是内在情感的压力，远比外在压力更为隐蔽而强

大”( p． 275) 。正是流亡带来的独立气质，使莱辛勇于抛却身

份如归的安适，在弥足珍贵的伦敦书写空间里，以书写视野的

超越，书写立场的超然，使个人故事升华为英国 1950 年代的

民族寓言。“时代思潮: 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 p． 9，70，
209) 具有赫然醒目的导向性，指引读者不约而同地将莱辛的

个人故事与英国 1950 年代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伦敦

空间里，莱辛以个人的境遇，反思了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女性

希望挣脱家庭束缚、获取独立的思潮，反思了英国左翼革命在

群体机制下的大众催眠，反思了英国 1950 年代广大知识分子

是随波逐流还是独善其身的抉择困境。正是莱辛这种宏大的

整体观，对“人的每一种生存都同时包括超越性和内在性”的

认同，在“与过去联为一体才能迈向未来，只有与其他生存交

往才能确认自我”的导向下，［11］
莱辛“这个流浪者”在忧郁的

前行中，在惯常的影中漫步中，最终“来到街道阳光灿烂的一

边”( 扉页) 。

注释:

①文中所引文字全部引自多丽丝·莱辛《影中漫步》，朱

凤余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以下但凡有援

引，只在文中标明页码，不再另外具体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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